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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话题 

 

大学应是一片山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渠敬东 
 

    我还是从《娇惯的心灵》这本书说起，我觉得两位都有很强专业造诣的作者，在书里不止讲

教育。通常我们会说，教育是观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真相的最佳视角。但它的后面，跟整个社会的

氛围和国际潮流，还有我们自身对其他人的判断等，都联系在一起，所以教育是一件特别有意思

的事情。很多教育家和思想家都说，其实跟教育相比，哲学只是研究一部分，而教育恰恰是一个

完整的系统。 

    我的专业是社会学，我想说我们今天要讲教育，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将变成什

么样子。我也研究教育思想史，今天跟以前教育家讲的很多事情，具体环境上发生了特别大的变

化。在当代社会，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有很多老师，接受各种各样方式的教育，但他只要回家看了

电视，只要在大人的圈里走一遭，只要拿着手机一上网，他的另一部分的教育就开始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今天不像 18 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那个时代，他把巴黎的孩子带到乡下，

就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做他有关现代教育的大胆设想和实验。但说实话，当代社会使得我们本

来学校的墙壁（学校总是要跟外面隔一段高墙）都是四处漏风的。这是今天教育最困难的地方。

当代的社会流动性多强？传染性多强？至于竞争意识，我觉得六岁的孩子就有了很多竞争意识，

然后外面各个系统挤压他。所以我觉得“娇惯的心灵”这个话题是整体上，这本书不是只讲美国

的事，是讲整个世界的事，谁都逃不了。 

    马克思在一二百年前就说过，这是一个“物化的历史时代开始”。今天何止物化？信息、观

念、意见甚至情绪都是迅速传染的。现在大家打开手机看今天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所有大众的情

绪全都调动起来了。这对教育或者对年轻人的真正成长，起着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如今当校

长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要和整个世界的潮流较劲，设法找出一个空间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今天这个时代，真的跟以前太不一样了。 

    我去年看了一部特逗的印度电影《起跑线》，故事是暴发户有钱了，要给孩子择校，而学校

都要找好孩子。但跟中国一样，人家还给贫民窟孩子一个名额，所以有钱的孩子又要扮演贫民，

回到贫民窟。具体故事我不讲。你想想，这种竞争社会把家长逼得什么都可以做。如果有机会，

我再分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大的生态，我觉得全部都搅扰在一起。这真是一个时代的大问

题。但不能只在批评的角度看，教育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因为它是保留文明，保留人类。所

以教育部是跟着时代潮流才是教育，教育有时候是逆着时代潮流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是大学老师，只讲大学里的事。如果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理解，大学就应该是一个山林。

什么是山林？它是养育的地方，不能完全向社会妥协。如果完全向社会妥协，中国的文明就持续

不下去。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大学完全变成了一个竞争场，这就是对文明传承最

大的破坏。大学应该是保有我们自身的文化，还有涵养人才的地方。所以它某种意义上不完全顺

着潮流，甚至有些地方是逆着社会潮流才对，否则没有人才，换句话说没有创新性人才。 

    社会变化这么快，意见这么多，流动性这么强，大学反而要变得慢一点。慢一点不是慢字本

身的含义，我们现在都强调素质教育、能力教育，还有专业、职业。但大学里面，我觉得培养孩

子对于构成这个世界各个重要东西的亲切感和亲近感，是最重要的，比如与人的亲近感，与自然

的亲近感。甘阳老师讲《庄子》，与人、与自然散发出的浩然之气或者逍遥的状态，这才是能够

持久保持大学作为一个文明根本的地方。 

    我们一定不能让所有的家长或者大学教授向社会妥协，这太可怕了。什么时候大学的脚步和



 

第 2页 共 2页 

社会的脚步完全同步的时候，你看人类历史都是最差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大学，它一定要保留它自己。 


